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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旅奉化

蒲公英
原野闪电

随风飘起

寻找熟悉的味道

寻找熟悉的芳香

寻找你的足迹

多想投入你的怀抱

树枝向我招手

小草向我微笑

蝴蝶时不时来撞一下我的腰

哪有心思去看身边美丽的风景

多想马上投入到你的怀抱

飞啊，飞啊

飞过高山

飞过湖海

随风去追赶你的身影

多想立即投入你的怀抱

飞啊，飞啊

看到了你跳动的倩影

看到了你灿烂的笑容

看到了你急切的期待

多想现在就与你紧紧的拥抱

诗外音：
初来奉化，区文联领导为了

让我尽快对当地的地理历史风物

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工作之余，

常带我各处走走。我也习惯每走

一个地方，都尽可能做到细致的

观察和相对详实的了解，争取能

够有所发现，以便日后能够把所

见所得敷衍为诗文。

有一次，来到溪口雪窦山徐

凫岩瀑布处。作为浙东名瀑，徐

凫岩“重崖峭壁，壁立万仞”“瀑流

自去深处的疏林间横飞，直如银

河倒泻。”其气势相对附近的千丈

岩有过之而无不及。历代文人多

有吟咏。宋诗人王时令诗云：“绝

壑搀空云与平，横飞寒瀑万年

生。杖藜平过人间险，独向千山

顶上行。”写得峭拔孤绝，与瀑布

的气势相互辉映，让人击节。

作为一个新诗写作者，肯定不

能再翻拣故纸，拾人牙慧。也不能

人云亦云。但是应该写些什么

呢？即便无法写出新意，至少也要

发现一些别有意味的“诗意”吧。

带着这个想法，我们一路攀

援而上，从一个叫“步云”的旋转

阶梯攀上了瀑布顶端的山崖。别

看徐凫岩瀑布，水雾蒸腾，气势骇

人，崖壁上面却是波澜不惊一平

如砥。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不疾

不徐缓缓流淌。几只大白鹅在水

中游弋，见游人来也不避不躲，也

全然不顾几米开外的瀑布悬崖。

远远地，我们恶作剧般做出

赶鹅的动作，看看它们会不会惊慌

失措从瀑布入口处跌落。谁知那些

呆鹅根本不理我们。不甘心之余，

我捡起一块石头扔向它们，这些鹅

才扑腾着乱窜躲开。明显看出已经

很久没有使用过翅膀。尽管慌不择

路，但是却没有一只逃向瀑布方

向。只有那条小溪，依旧径直流向

悬崖。

回来以后，会想起当时情状，又

联系起自己年轻时不问不顾，莽撞

决定外出谋生的经历，像极了徐凫

岩瀑布上游那条无知无畏的溪流。

及至人到中年，华发渐生，除了徒增

一些中年的颓废与失落之外，一事

无成，与溪涧游弋的呆鹅几无二

致。不由心生感慨，于是有了上面

这首诗。

之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说说，并

非强调它有多好，只是觉得它确实能

证实我一贯以来的一个诗歌写作理

念：一首好诗，往往是作者的阅读经

验、人生际遇和生活现场发现和感受

的结合。阅读经验，更多地会转化成

为一个写作者技艺方面的东西，人生

际遇往往决定写作者的创作题材和

倾向，而来自生活现场的富有象征和

隐喻质地的细节，往往就是决定一首

诗具体成败的关键。前两个因素和

后一个可视为因果。

真正的诗意往往存在于生活现

场。不是靠读书或者阅历就能获

取。但是缺乏大量的阅读和生活积

累，即使你在生活现场，也很难捕捉

到有意味的细节。所谓功夫在诗外，

大约也就是这个道理罢。

杨洁波
10月 18日晚，文学爱好者相聚

三味书店 Sunway吧，讨论作家樊健

军的短篇小说《穿白衬衫的抹香

鲸》。这部小说获得了首届汪曾祺

华语小说奖，是一部寓意深远的象

征小说。小说讲述了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林场里，一群孩子准备迎接

即将来林场参观的“表哥”。“表哥”

一直没有来，而孩子们却在练习整

齐划一的仪式过程中发生了分歧，

酿成了惨祸。几十年后，长大成人

的他们相聚在林场，发现了一个令

人震惊的真相。作为三味沙龙的预

热，奉化文学之友群已经提前分享

了这部小说。沙龙中各位文学爱好

者各抒己见，发表了对小说的看法。

作家沈潇潇认为，这是一部真

实与荒诞共存的政治隐喻小说。整

部小说充满了十分真实的生活细

节，简单、纯净，不渲染，充满诗意，

写得非常扎实，留给读者十分广阔

的想象空间。同时，它所隐喻的却

是一个十分荒诞的年代，一些畸形

的、违反正常人性的东西，被人们视

作正常。而许多现在看来最寻常不

过的常识，当时却很少有人意识

到。小说中，“抹香鲸”是一个文明

的正常的孩子，但是文明在野蛮的

环境中反而显得怪异。作为外来者

的“抹香鲸”和林场的孩子们发生了

尖锐的矛盾。这种个体和群体之间

的矛盾，具有普世的价值。小说的

结尾，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在“抹香

鲸”坟前的忏悔，体现了时间的疗养

作用，是一个治愈的过程。这个结

尾，是作者有意使人们看到希望，得

到救赎。

诗人毛立纲对小说的种种隐喻

做了具体的解读。他认为，“抹香

鲸”这个外号独有深意，它来自于

“抹香鲸”的父亲，一个大学教授，一

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林场被认为是

个百无一用的文弱书生。抹香鲸是

大海中的庞然大物，对于树林中的

生物而言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虚幻的

存在。抹香鲸是不可能在林场中生

存的，就像“抹香鲸”身上的那件白

衬衫，洁白的理想注定会被残酷的

现实污损。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过

一头穿白衬衫的“抹香鲸”。有的抹

香鲸早早地夭亡了，有的“抹香鲸”

还在幻想中活着，但仅仅只是幻想

而已。林场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活

中充满了苟且，何况在那个年代，每

个人头顶还悬着一根“鞭子”。这根

“鞭子”无处不在，容纳不下一头向

往自由的抹香鲸。“抹香鲸”的死，是

一个独特个体的幻灭。

作家沐小风表示这部小说中最

让她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无处不在

的对权力的谄媚。这种谄媚从上而

下深入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即使

小说描写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我们

的生活还在继续，这种警醒仍然应

该存在。

作者夜森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值

得一读的短篇小说，作为写作者能

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同时也提出了

几点商榷。首先，童年视角是一个

极佳的叙事角度，在孩子们的眼中，

世界有适当的变形和夸张都是合理

的。但是孩子们或许会混淆美与

丑、真与伪、善与恶，但不会看不出

一个人是否残疾。其次，从剧情发

展的松紧度而言，矛盾冲突的总爆

发铺垫还稍欠一些火候，使得“抹香

鲸”的死显得不那么顺理成章。第

三，小说结尾的处理，一群孩子回到

林场忏悔。从心理学上讲，对于童

年犯下的罪恶，绝大多数人会选择

逃避和遗忘，而不是直面和忏悔。

这个处理，显得过于理想化了。

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一面镜子，

能让每个人照见内心的样子。《穿白

衬衫的抹香鲸》简洁的故事里包含

着丰富的寓意。它使我们反省，经

历过人生的种种挫折之后，心灵深

处的抹香鲸是否还活着？我们要多

么强大，才能够为它提供一片广阔

的海洋？

杀死一头抹香鲸

吕午飞
仙山脚下，万亩桃园，而我，

恰好邻桃园而居！自今年三月乔

迁新居后，我便欣喜地意识到，原

来自己已经生活在诗里！

清晨，在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中醒来，呼吸着带点甜味的空气，

清心的一天就此开始……

暖暖的阳光，柔柔的春风，我

站立窗前，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

阔的桃林，娇嫩的桃花竞相开放，

汇成一片粉红色的花海，如诗如

画，看着这般美景，我的心变得无

比柔软、豁达！

细雨绵绵的日子，雨在春风

里如琴弦般成排颤动，像一群披

着薄纱的舞女，合着风的节奏，轻

盈起舞，给窗前的那片花海增添

了几分朦胧和妩媚。

雨过天晴，步入桃林，置身花

海，每一朵桃花都带着亮晶晶的

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

感觉朵朵都像美丽的公主，惹人

怜爱，我静静地欣赏着，一切都是

那样的自然，那样的美好。

桃林尽头是连绵葱郁的青

山，如一条条巨龙横卧，气势恢

宏。雨后的山，更显青翠，山顶白

雾缭绕，清雅而俊俏，神秘而逸

趣，给人以无限的想象，想象这白

雾后面的山间里，一定居住着众

多的神仙，所以，在我心里这青山

便是“仙山”。

记得入住后不久，朋友来我

家，透过厨房间的大玻璃窗眺望，

视野的开阔超出了她的想象，她

问：“这对面是什么山？”“江口甬

山。”我回答。她被眼前的景象惊

呆了，脱口说道：“这景色已经胜

过了马尔代夫的海景风光，太美

了！”我没去过马尔代夫，也不知

马尔代夫的风光曾经给朋友以怎

样的视觉冲击？但她的感叹却让

我更加喜爱这“仙山”脚下的居所

了。

这里，更难忘的还是夏天。小

暑前后，桃子成熟，沉甸甸的挂满枝

头，满山遍野，风里都带着甜蜜的清

香。通向外界的每一条路都需经过

桃林，感觉仿佛是穿梭在梦境里。

早晨，驱车穿过桃林，总会不自觉地

把车窗玻璃降下，让桃香飘进车窗，

飘满整车，载着甜甜的桃香去上班，

心里自然也仿佛灌满了蜜汁。

傍晚下班，路旁会有桃农的直

销摊，车子总会不自觉地停下，每每

带上三五斤回家。桃子一进家门，

满屋飘香。咬上一口，满嘴香甜。

奉化水蜜桃的甜，是一直会甜到心

里的那种，只要吃过一次就会终身

难忘！夏季，是萧王庙人的甜蜜

季！也是萧王庙桃农的丰收季！此

时此刻，我猛然意识到，自己不正被

这种纯粹而浓烈的甜蜜包围着吗？

想到这里，幸福感油然而生！

记得去年夏天，新房子开始装

潢，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希望装

潢后的房子既有实用性功能，又有

艺术性效果，就像奉化水蜜桃一样

既有品质又接地气。于是，我的整

个夏季就在为这个诗一样的“小目

标”而奔波忙碌……

过了夏季，秋天降临，桃树便渐

渐脱掉了漂亮的外衣，那婀娜多姿

的体型更显楚楚动人。晚秋时节，

经验丰富的桃农们会给桃树修枝，

宛如呵护待嫁的新娘，桃农们的心

里满是来年丰收的希望，期待来年

的桃子果大味甜！而我随着房子装

修的逐渐深入，心里对未来生活也

赋予了诸多诗一样的希冀……

我希望有一个带有“学习墙”的

书房，可以把书写后的大字随时挂

起端看。于是，我请木匠把铁皮钉

在墙上，然后再用毛毯把铁皮墙包

住，从淘宝购来吸铁石，吸附于毛毯

上。这样，写好的字就可以轻松在

墙上吸住挂起，“学习墙”如愿做好，

心里很是开心。

我希望有一个榻榻米小茶室，

温馨而舒适。于是，先请水电工师

傅埋好进水和下水管，这样日后喝

茶时无需再取桶装水且自动泻水，

墙上刻上硅藻泥的蜻蜓戏荷花图，

边上再配上一首小诗——《小池》，

四周摆放自己心爱的各色茶具，桌

下镂空，落座后脚都可以自然放下，

朋友们可以轻松喝茶聊天。我给小

茶室取了个名，叫清心居，特意做了

块匾额，字是我哥书写的，请木雕老

师把字刻在木头的自然形态上，别

致而儒雅，挂上后，增添了几分文化

气息，甚是喜欢。深秋时节，榻榻米

如愿铺好。我闲暇之余，泡上一杯

清茶，品茗读诗，我心中的慢生活就

此实现。

我希望有个诗书画完美结合的

客厅，既具个性特色又不失文化品

味。我喜欢梅花，于是选了幅梅花

图画，有意让小鸟停落枝头，另外再

配上一首王安石的诗——《梅》，我

最喜欢我哥的草书，自然请他书

写。如此以梅花为主题的诗书画，

装点了我家客厅的背景墙，看上去

美观而灵动。每一个小希望的实

现，都在成全我诗一样的生活！

我入住后两个多月的一天，哥

给我发来一条信息，说我家客厅的

那幅《梅》，被《检察日报》刊登了，我

被这一意外消息愣了一下，但很快

便反应过来：作为检察官的哥，是他

的书法作品刊登了《检察日报》，而

这幅作品恰好是我家客厅的那幅。

想到这里，内心似一股清泉流过

……

寒梅吟冬，而眼前那连绵的俊

山却未曾褪色，苍翠依旧，只有遇上

下雪的日子，山头才会披上一层洁

白的“薄纱”，这时你才可以感受到

冬天的味道，但只要太阳一出现，

“薄纱”很快就会融化，又是满眼的

青绿。这样的日子里，喜欢做各色

美食。于是，厨房便成了我的最

爱。我家厨房不大，但功能齐全，破

壁机、空气炸锅、炖锅、洗碗机、大冰

箱、切菜小神器等等，可谓一应俱

全，于是燕麦核桃豆浆、牛奶南瓜迷

糊、雪燕桃胶羹、银耳红枣枸杞羹、

红豆薏米粥、炸鸡翅、烤面包、炸鱼

片等等，搭配上唯美的餐具，一份份

时尚美食就可美美上桌了；灶台自

然也不会冷落，骨头山药土豆汤、红

烧排骨、各色小炒等等轮番上桌，每

每还会邀几位好友，一起共享美餐。

除了美食，剩下的就只有学习

了，因为女儿去读大学的那天，我曾

经告诉过她，你读大学，妈妈在家自

学，咱们一起学，学海无涯，没有学

完的时候，只有时间不够用的时候，

因此学习是我生活的重要内容。我

喜欢古文字，大篆是我首选的练习

体。每次写好，总喜欢挂上学习墙，

自己先审视一番，我在练习书法的

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满足感。

我也喜欢古文，于是每每会走进“清

心居”，闻着淡淡的青藤香，望着摆

放错落有致的小茶具，泡上一杯有

年代感的白茶，品读古文诗词，很多

时候一页古文或一首古诗便会让我

陶醉半天，那种恬静、温馨与适然，

让我忘却工作辛劳，忘却人世间个

中烦恼……在淡淡茶香的陪伴中，

与古人进行对话，那是一种心灵的

交流、情感的碰撞！那一刻，很纯

粹，很清净，也很愉悦……

有人说：读诗是“精神贵族”的

奢侈行为！而我常常是练习好书法

后，泡上一杯陈年白茶，然后再读诗

……我承认这样的确很“奢侈”！有

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的余生真的已

经登上了一艘“奢侈”的文化之舟，

那么我相信，它一定会顺着剡溪江，

把我载向更加美好的诗的远方，我

期待未来！

登楼静眺青山岸，望尽人间日

月欢。闭室独愉离众惑，兰居戏墨

唱书缘。这或许就是我当下生活的

一个真实写照。真所谓：此心安处

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

徐凫岩瀑布上面的溪坑内，几

只鹅在游弋。

它们会不会随着溪水，滑向近

在咫尺的悬崖？

为了验证猜测，我恶作剧般

把石块掷向它们——

事实证明我的顾虑多余

一群呆鹅惊慌乱窜，但没有一只

逃往悬崖方向。

只有流水无知无畏，一直向前

发现悬崖时已经来不及撤身。

而这些呆鹅，早已预知了危险

的存在

它们的翅膀多年不用早已形同

虚设。

但它们懂得如何规避风险。

它们逃避时笨拙的身躯，多么

像我

大腹便便的中年。

而在眺望瀑布时，我依稀看到

了自己

年轻时代的身影。

瀑布与鹅
高鹏程

胡美恩胡美恩 摄摄


